
第一章 再遇前夫 

夕陽西下，夜燈初上，流經諸多縣市的玉帶河中，一艘艘畫舫微光閃爍，把河面

妝點得如天上銀河般耀人。 

其中一艘畫舫不時傳出鶯聲笑語，悅耳的絲竹聲迴繞在玉帶河上。 

唐思露趴在窗口，兩指夾著一個小酒杯，品嘗散發著淡淡芬芳的佳釀，瞇著眼眸

欣賞河岸兩旁逐一被點亮的紅燈籠，燈火倒映在碧波蕩漾的水面上，宛如兩條游

龍相互輝映。 

兩岸街道人潮如織，看著繁華熱鬧的街景，聽著一波波的水流聲，還有畫舫裡的

笑語聲、歌舞聲，真是一種享受。 

唐思露一口將杯中的佳釀飲盡，伸手想拿過桌几上的酒壺再添一杯，忽地，外頭

傳來一聲巨大的「撲通」聲。 

她怔了下，半跪著探出身子微蹙眉頭看向蕩漾著巨大漣漪的河面，怪了，剛剛是

有東西掉下去嗎？ 

到廚房取小菜的丫鬟紅棗正好回來，看到她大半個身子都探出窗外，連忙喊道：

「小姐，您小心點，要是掉下去可不得了！」 

唐思露又低頭看了下逐漸恢復平穩的水面，這才坐回原位，「方才聽到一聲十分

巨大的撲通聲，以為是有東西掉進水裡，這才想看看。」 

紅棗將手中托盤放下，「小姐，這有什麼好好奇的，肯定是河裡大魚跳出水面發

出的聲音。」 

「是嗎？」 

「奴婢曾經聽船夫們說過，玉帶河有不少的大魚，大概……這麼大。」紅棗大約

比了下尺寸，「所以您聽到撲通聲，肯定是大魚發出的，總不會是人掉到水裡吧。」 

唐思露染著一絲醉意的眼眸轉了一圈，「妳說的有理，岸邊要是有人掉進水中，

肯定會呼救，可至今沒有聽到有人喊落水。」 

「就是。」紅棗將自廚房取來的精緻點心逐一放到她身旁的桌几上，「小姐，這

幾樣點心可是廚娘特地為您做的，您嘗嘗。」 

唐思露睞了眼桌几上那幾盤精緻小點，「特地為我？」 

「是啊，雲仙姑娘跟飄飄姑娘知道這事後，可是直嚷著廚娘太勢利眼了。」紅棗

回想著當時的畫面，氣呼呼的說著，「小姐，您不知道，尤其是雲仙姑娘，她那

表情盛氣凌人，就像這樣……」順便比手畫腳表演一番。 

「雲仙姑娘也不想想，小姐您是東家，雖然平日裡您從來不會對她們擺東家的譜，

總是跟她們打成一片，但不代表她們可以跟您平起平坐，還計較廚房特地為您準

備點心。她甚至扠著腰對廚娘說，這樂悅坊若是沒有她，早就倒了，罵廚娘還不

睜開眼看清楚，不懂得該巴結誰。」她愈說愈生氣，最後氣鼓著一張臉。 

「幾盤點心而已，有什麼好生氣的。雲仙跟飄飄是樂悅坊跟仙舞閣的台柱，自然

有驕縱的本錢，雲仙說的也沒有錯，妳家小姐我可得靠她們為我賺銀子。」唐思

露絲毫不在意的拿起筷子夾了塊點心嘗著。 

「哼，要不是小姐您，她們恐怕還不知道在哪兒當丫鬟或是通房呢，現在出名了



就拿喬。」 

「這點心不錯，回頭吩咐廚娘，讓她多做一些，給畫坊上的其他姑娘們也嘗嘗。」 

「您難道就這樣放任……嗚……」嘴裡突然被唐思露塞了一口小點心，紅棗一雙

眼睛瞪圓。 

「如何？味道不錯吧。」 

紅棗一邊咬著一邊點頭，「小姐，味道是不錯，可是……就算這點心味道真的很

好，雲仙姑娘也太不知好歹了……」 

唐思露食指抵在她唇邊，輕笑了聲，「紅棗，我若想收拾她，不過是一息之間的

事情，無須跟她置氣。」 

「那您為何放任她那般蹦躂？您又不是不知道，她最近都快忘了自己是誰，甚至

還跟歌樂坊的隋東家私下偷偷見面。」 

「我不是說了，我還得靠她賺錢，只要她沒有做出不利樂悅坊的事情，她跟誰見

面我都不會在意。」 

「樂悅坊又不是沒有歌喉比雲仙姑娘還好的姑娘，況且若不是您給她那些曲子，

她能夠一炮而紅嗎？」紅棗還是忿忿不平的，「您就不擔心她被隋東家挖角，到

歌樂坊當台柱？當時您就該讓她簽賣身契，看她今天還敢不敢拿喬！」 

「她不要太過分，我不會動她，但要是她愈來愈過分，即使沒有賣身契，還是能

讓她把這些年在我這裡賺的銀子一分一毫都給我吐出來。」 

「真的？」紅棗睜大眼睛驚喜地看著唐思露。 

「這次出遊我會帶著雲仙一起，就是要讓她自己好好想，若是還一直往死路走，

回去後我就會處理她。」唐思露帶笑的眼眸陡地射出一記冷戾寒光。 

「有小姐這話我就放心了。」 

「妳可別打草驚蛇。」 

「小姐，我雖然愛聽八卦，但不代表我八卦，這麼重要的事情，我怎麼可能說出

去。」 

「好了，妳別生氣了，肚子也該餓了吧，把這些點心吃了。」 

「現在氣消了，果然覺得餓，小姐，那我就不客氣了。」紅棗摸了摸扁平的肚子，

拿起筷子就塞了一嘴食物。 

「不用客……」氣。 

最後一個字還未來得及說出來，只聽見不遠處「砰」一聲，河面上激起一朵大水

花。 

「怎麼回事？」唐思露皺眉回過身子，藉著畫舫邊上燈籠的亮光，看著盪出巨大

漣漪的河面，「這次這聲音應該不是魚跳出水面了吧。」 

紅棗一邊嚼著食物，一邊走到窗邊，點頭，「這次應該不是魚，難道有人跳水自

殺？」 

「自殺？不像。」唐思露掃了眼周圍的其他畫舫，「有人想不開跳河自殺，應該

會馬上引起騷動，可是妳看……」手指點了點靠在岸邊那幾艘喧譁熱鬧的華麗畫

舫，「一點騷動都沒有。」 



「要不然是什麼東西掉到河裡？」紅棗將頭探出窗外，仔細看了下河面，「可能

是岸邊那幾棟宅子裡的人往河裡丟東西吧，小姐您瞧，好像有什麼載浮載沉……

還有一些酒瓶、垃圾，真是太壞了，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往河裡丟。」 

「妳去吩咐船夫，讓他們將畫坊往河中間靠一些，這樣比較能夠欣賞整個玉帶河

的美景。」 

「好的。」紅棗正要轉身，突然藉著宮燈照映在河面上的燈光看到了什麼，驚呼，

「小姐，您看那兒，好像有個黑影自河中浮上來，剛剛是不是真有人……」掉下

去？ 

「人？」唐思露愣了下，探出身子順著紅棗所指的地方望去，「好像……」 

話未說完，手下一滑，她重心不穩，跌落江面。 

「啊——」 

尖叫一聲，瞬間濺起巨大的水花。 

「小姐！」紅棗嚇得扯開嗓子驚天動地的大聲呼叫，「快來人啊，快來人啊！小

姐掉到河裡了，快來救人啊！」 

紅棗這麼一吼，急促的腳步聲從畫舫四面八方傳來，全湧向方才唐思露所在的地

方。 

數十名船夫、護衛跟畫舫上的姑娘們，手提著燈籠一面照著河面，一面焦急問著。 

「紅棗姑娘，東家掉到哪兒了？」 

「在那！快，你們快跳下去救小姐！」紅棗急得快哭出來，推著身旁幾名船夫跟

護衛。 

就在他們要跳下河救人時，河面上傳來唐思露的聲音，「不用下來救我，你們都

散了吧。」 

「小姐！」看到從水底冒出頭來、十分狼狽的唐思露，紅棗開心得眼淚都掉出來

了。 

唐思露抹去臉上的水漬，將垂落額前的濕髮勾到耳後，「紅棗，讓人把小船放下

後全都散了，還有去找華一謹。」 

「小姐，這樣怎麼救您上岸？」紅棗還以為她聽錯了，不確定的再問一次。 

「聽我的，先把小船放下來，再叫華一謹過來，讓他划小船過來拉我上去，還有

告知船夫，準備把畫舫駛回岸上！」唐思露厲聲命令。 

深知唐思露性子的紅棗馬上擺手驅趕，「沒有聽到小姐說的嗎？都散了，都散了。」 

船夫與護衛雖然對這命令感到困惑，旋即想了下，東家這麼命令也對，他們都是

大老粗，東家可是個姑娘，落水衣裳都濕透了，怎麼可能讓他們下水救她，叫身

為大夫的華一謹來是最恰當不過的。 

所有人都想通了這點，紛紛散去，返回自己的工作岡位。 

此刻，一名身著青衣的娃娃臉男子匆匆忙忙趕到，一看到還在水中載浮載沉的唐

思露，驚慌地大喊，「露露，妳怎麼還在水裡，趕緊上來，妳不知道泡水對姑娘

家身體不好嗎！」 

「囉嗦什麼，你快點跟紅棗一起搭小船過來拉我上船！」唐思露催促著，燃燒著



一抹火苗的眼眸瞪了瞪僅口鼻露出水面的那個受傷的男人。 

她是今天出門遊河沒看黃曆嗎？不小心掉下船就算，竟然還被這男人給抓住，差

點溺斃，要不是她水性佳，她的穿越之旅恐怕就完蛋了。 

華一謹載著紅棗往唐思露所在的位置前去，還好今晚河面波浪不大，他很快順利

的將小船划到她身邊。 

紅棗舉著燈籠照著唐思露，伸出手，「小姐，趕緊把手給奴婢。」 

她記得小姐可是很怕水的，怎麼這才幾年光景而已，小姐不僅會泅水，落水還不

需要別人救，可以在水裡面待這麼久不會沉下去？ 

雖然心有疑惑，但救人要緊，她很快就把這念頭拋到腦後。 

唐思露還沒上來，不遠處的一艘扁舟就先朝他們的方向划過來，緊接著一記低沉

森冷的質問聲音傳來—— 

「你們幾個有沒有看到一名受傷的男子！」 

三人轉過頭看著舟上站著的那名神情嚴肅的男子，不約而同地搖頭。 

華一謹連忙道：「沒有，這位大爺，我們沒有見到。」 

男子將視線落在載浮載沉的唐思露臉上，質問，「妳有無見到——」 

「這位大爺，我們小姐意外落水，這才剛從水中浮上來，怎麼可能看到您說的受

傷的人！」紅棗搶在唐思露之前氣呼呼的罵著。 

「意外掉下船？」男子擺明了不信，點燃手中的火把，照著他們所搭的小船，仔

細的審視著周圍動靜。 

「大爺，您這是什麼眼神，難道我家小姐會沒事跳水嗎？她活得好好的幹麼自殺

啊！」見那人不信，紅棗幾乎要跳腳，要不是在水面上，她一定跳到那男子面前

跟他撕架。 

男子絲毫沒有將憤怒的紅棗放進眼裡，視線又落在他們所搭的小船上，確定小船

上除了他們兩人外空無一物，這才回頭讓身後的手下將扁舟划離。 

「喂，你這人很——」 

「好了，紅棗，拉我上去！」唐思露喝了聲。 

紅棗連忙閉嘴，趕緊伸出手拉她上來，「小姐，對不起，奴婢馬上拉您上去。」 

唐思露拒絕他們伸出來的手，警覺的盯著那艘已經離他們有些距離的扁舟。 

華一謹順著她的眸光看去，低聲問道：「露露怎麼了，那人有問題？」 

直到扁舟駛遠，她鬆了口氣，用力的將水面下那個死死扯住她不放的男子拉上來，

「你們先把這個人拉上去。」 

「嗄，小姐……」紅棗差點驚呼出聲，旋即死死摀住嘴巴，不讓自己再發出一點

聲音。 

唐思露叮囑道：「先把人拉上去再說，注意點，不要引起騷動，我不想惹禍上身。」 

其實她一點也不想救人，但她掉下水後便被這人給拽住，根本無法掙開，不得不

一起將人拉上來。 

「露露……這……」華一謹詫異地看著這名昏迷男子。 

「先救人。」 



「華大夫，我們不能發出太大動靜，引起方才那個大爺的注意就不好了，我們一

起把人拉上來。」紅棗扯了下華一謹的衣袖，小心翼翼的將在水中載浮載沉的男

子拉上小船。 

「沒問題，妳動作不要太大。」華一謹沒有任何遲疑，趕忙幫忙將人拉上來，不

忘小聲提醒，「注意點不要碰到他的傷口。」 

「放心吧！」紅棗一把撈起那個已經半趴在小船邊的男子。 

靠在小船邊的唐思露看著一臉嚴肅的紅棗，心下笑了，紅棗平日雖然少根筋，但

遇事時卻很機警，遇上麻煩時也很會裝傻，還是很可靠的，這也是她一直將紅棗

帶在身邊的原因。 

看著已經被撈上小船的男子，她不悅地撇了撇嘴，這傢伙腹部中了一刀，一看就

是仇殺之類的，她並不想惹上麻煩，但又做不到見死不救，只能讓這兩個她信任

的人下水救她。 

沒想到麻煩這麼快就找上門來，還好到處一片漆黑，她又在陰影處，這才沒引來

殺機。 

 

 

「啊！」 

一整個晚上紅棗都一驚一乍的，這不知道是她第幾次驚呼了。 

簡單沐浴一番、換過一身乾淨衣裳的唐思露，還沒推開門便聽到紅棗的聲音。 

她皺著眉頭推開門扇，「紅棗，我不是跟妳說了，不要引起騷動，妳這樣大呼小

叫，不怕引起那群小妖精好奇，把她們全給給引過來？」 

「他……他……」紅棗手指有些發顫的指著床上臉色發青的男子。 

「怎麼了，妳是見到鬼了？」 

「不是啊，小姐，您從水底救起來的這個人……」紅棗震驚得有些語無倫次，「不

是、不是……」 

「我當然知道他不是鬼。」唐思露不打算再理會紅棗，問著一旁正在替男子上藥

的華一謹，「一謹，他是失血過多所以還沒醒來嗎？」 

華一謹眉頭深鎖的搖頭，「他這情況很糟糕，不單只是因為失血過多……」 

「這麼嚴重，竟然會讓你搖頭，難道是傷及內臟？」她上前看了看那張有些發青

的臉龐，細看還隱隱約約透著一股黑氣，眉頭皺起，「他臉色不只發青，還有些

發黑，難道是中毒嗎？」 

華一謹臉色凝重地點頭，「是的，他身上的毒不好解，我……能力恐怕有限。」 

「重傷又中毒，恐怕沒救了。」她突然感覺自己白救了這男人。 

一旁的紅棗聽到這話，馬上驚慌的喊著，「不行，小姐，這個人您一定要救，一

定要救他！」 

「我也想救啊，但妳也聽到一謹說的了，他對這人身上的毒沒有把握。」 

「華大夫的能力小姐您是知道的，他說沒把握是客氣，他肯定有辦法的。」 

「紅棗，妳該不會是認識這男子吧？」唐思露虎口抵著下顎，仔細觀察著臉黑了



泰半的男子。 

這張臉如被仔細雕琢過，鼻梁高挺，眉目清俊，沒有一處不完美，若真要說有哪

裡不好，可能就是他眉尾那道細細的疤痕破壞了他的美感。 

只是這道疤痕……好巧啊，竟然跟雷霆陞一模一樣，在同個位置、同一道疤痕，

想來這人受傷時的場景很是凶險。 

紅棗一下搖頭又點頭的。 

「妳究竟認不認識？」唐思露揣測著，「瞧妳這麼焦急，這男子該不會是妳的青

梅竹馬或是鄰居吧？」 

「小姐，奴婢可沒這個命，這男子是跟您有關係，所以奴婢才會著急。」 

「與我有關係？」她嚇了跳，「我記憶中可沒有這個人物。」 

「小姐，您仔細看就認得出來。」紅棗指著男子的臉。 

唐思露擰緊眉頭看著昏迷的男子，搖頭，「沒印象。」 

「您誰都可以忘，唯獨他，您不能忘啊！」紅棗差點要跳腳，語氣十分嚴肅的告

知，「小姐，躺在路邊病重的乞丐您都會救，他，您更不能不救，且不但要救他，

還一定要將他救回來，否則您就是忘恩負義。」 

「我忘恩負義？紅棗，這個恩人究竟是誰，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啊？」原主唐

如宓的記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一號人物，叫她怎麼救？ 

「他是雲王殿下啊！」 

「雲王？雲王……好像有這麼一號人物……」 

「小姐，他是您的前夫！」紅棗大聲提醒她。 

「嗄？」前夫這兩個字宛如平地一聲雷，她瞪大眼張大嘴，「雲王，前夫？」 

忽地，所有有關於雲王的記憶一下子湧進她的腦海之中，她暗暗的低咒了聲，該

死，這一號人物早被她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露露的前夫？」連一旁忙著替傷者包紮的華一謹也愣住，不可置信。 

「小姐，您想起來了嗎？」紅棗深深擔心她忘了雲王這號人物，緊握著雙手小心

翼翼的提醒她，「您今日救的是您的前夫雲王爺……您……是不是忘了他？」 

唐思露猛吸幾口大氣，「記得，記得，我怎麼會忘記這號人物，我現在能過得這

般滋潤，這般風生水起，還得感謝他的成全。」 

該死，唐如宓的前夫究竟長什麼樣子，她怎麼一點記憶都沒有？ 

當時急著和離，根本沒有細看這一號人物，現在只能見面不相識了。 

「就是啊，小姐，做人不能忘恩負義，當年王爺二話不說同意和離，讓您帶走所

有嫁妝，還給您一個新的身分，才能讓您這些年如此的逍遙，現在到了您還這份

恩情的時候，您不能見死不救。」 

唐思露認同紅棗說的，點了點頭，又遲疑道：「可是……連人稱小神醫的一謹都

說沒把握……」 

紅棗不給她繼續說下去機會，語氣嚴肅地提醒她，「小姐，當年王爺這個可是大

恩情，現在他有難，您沒有讓華大夫盡全力救治就想放棄，恩人有難見死不救，

會遭天打雷劈的。」 



唐思露眼尾抖了下，「紅棗，妳太迷……」 

信字還未說出口，一道閃光劃破天際，瞬間照亮整個夜空，緊接著「轟」的一聲

巨響響徹天際。 

這道驚雷彷彿就落在他們畫舫邊，駭人心魂的聲響驚得她整個人差點跳起來，摀

著耳朵驚聲尖叫，「啊！」 

她臉色有些刷白，心慌看著明顯也被這道驚雷給嚇到的兩人，心有餘悸地問著，

「你們沒事吧？」 

紅棗拍了拍激跳不已的胸腑，「差點被嚇得心臟停掉……」 

華一謹也搖了搖頭，「沒事，一會兒開點安神湯給妳們喝，壓壓驚便沒事了。」 

這時，離他們畫舫不遠的幾艘畫舫突然傳出一記記驚聲尖叫，「失火了，失火

了……快救火啊……有人被雷劈死了，快救人啊……」 

被雷劈死……聽到這句，唐思露跟紅棗嘴角劇烈的抽了幾下。 

紅棗吐了舌頭，「小姐，奴婢不是故意要說……天打雷劈……」 

「行了，我知道，老天爺一雙眼睛正盯著我們，不能作違心之事。」唐思露摸了

摸胸口安撫一下還怦怦亂跳的心臟，制止她繼續說下去，轉頭睞了華一謹，「人

就交給你了，盡你最大的努力，不管救不救得活，我們都盡力了，相信老天爺看

得見。」 

今天天氣很好，滿天星斗，竟然降下這麼一道駭人又詭譎的驚雷，想無視它都感

到心虛，還正巧打在旁邊的畫舫上，像是在警告她似的，讓她心底不由得發毛。 

她穿越而來，附身在唐如宓身上後，即使嘴巴不說，卻比任何人都還要相信鬼神，

更相信這道驚雷是老天爺給她的警告，若是她見死不救，第二道驚雷恐怕就直接

劈在她頭頂上，讓她直接化成灰。 

唐思露將人丟給華一謹救治，讓紅棗充當下手後，便逕自回自己房間。 

船隻已經停泊休整，明日才會繼續航行。 

她坐在窗邊看著平靜的河面，聽著拍打著畫舫的浪潮聲。 

知道今晚無意間救起的那名男子是原主唐如宓的前夫後，她的心緒一直處在煩躁

與紊亂之中。 

她前世是連鎖酒店的繼承人，被愛情跟甜言蜜語沖昏頭識人不清，遭到自己所愛

的男人及閨蜜聯合背叛，又被診斷出癌症第四期。 

她本該含恨而終，但曾經被她拋棄悔婚的未婚夫雷霆陞卻不計前嫌，細心體貼的

照顧她到最後一刻，讓她含笑閉上眼眸。 

也許是她的靈魂對雷霆陞有深深的眷戀與愧疚等各種原因，導致她的魂魄遲遲無

法到地府報到，流連在人間。 

直到一天，空間中突然出現一道裂縫，一股奇異力量將她的魂魄捲進一個黑暗的

空間，無形的力量拉扯著她，靈魂被撕裂的劇烈疼痛讓她痛苦地哀號。 

就在她感到自己神魂幾乎要被撕成碎片時，一陣刺眼白光閃過，她下意識地緊閉

眼睛。 

再睜開眼睛時，自己正身處大紅色的喜房中，一個男人正在她身上賣力的進行著



最原始的律動。 

場景轉換速度過快，加上撕裂的疼痛感與過度的驚嚇，讓她又一次暈了過去。 

等她再度醒來，已是三天後，她的魂魄已附身在新嫁娘唐如宓身上，成了雲王妃。 

那三天之中，她作了很多夢，都是與唐如宓十六歲前的生平有關。 

唐如宓是唐國公府大房唯一的血脈，雖然唐國公十分疼愛這個孫女，但因為父母

早逝，她的個性十分軟綿懦弱。 

唐國公深知她的性子，不管是嫁到哪戶人家都只有被欺負的分，嫁進皇家更是會

被吃得連骨頭都不剩，最好上無公婆，下無妯娌，沒有一堆親戚，這才是最適合

孫女婚配的對象。 

國公府的身分地位擺在那裡，不能隨便找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嫁了，但門當戶對卻

沒有這種條件，這可把唐國公給愁死了。 

就在唐國公煩惱不已時，皇帝像是聽到了他的心聲，給他遞了顆枕頭，詢問他是

否願意讓國公府的姑娘遠嫁到地處邊疆的東焱州，嫁給負責鎮守邊疆，死了三任

王妃，當年已經二十五歲的雲王當繼室。 

唐國公盤算了下，雲王雖然死了三個王妃，但據他所知，對方的後宅並沒有任何

一個女人，連通房都沒有，雲王的生母也早在多年前過世。 

孫女若是嫁過去，上面沒有難纏的婆婆壓著，後宅也沒有糟心的女人，雲王又手

握重兵，更是家財萬貫，日子過得肯定舒心。 

放眼京城，沒有一個人的條件可以比得上，唯一的缺點就是封地東焱州遠了點，

位在邊疆地區，日後孫女嫁過去，無法經常回京，想見孫女一面恐怕不容易。 

但沒關係，她無法回京，他離京去探望孫女也是可行的。 

為了孫女好，短暫的思考後，唐國公馬上替唐如宓定下這門親事。 

只是唐如宓不只性子軟弱，身子也不太好，前往東焱州的路上一路舟車勞頓，加

上心情苦悶，生了幾次大病，嚴重的耽誤行程。 

眼看成親日子快到了，新娘子卻還在半路上，負責送嫁保護唐如宓安全的護衛隊

隊長不顧她身子虛弱，日夜兼程的趕路，終於在成親當日，迎娶隊伍到來之前將

唐如宓送到了邊疆驛站。 

一到邊疆，唐如宓還來不及好好休息讓體力恢復，便在丫鬟攙扶下與雲王拜堂成

親。 

好巧不巧那一陣子邊疆發生動亂，雲王率兵鎮壓，一直未在雲王府中，直到成親

當天才自關外趕回，因此不知道唐如宓的狀況。 

洞房花燭夜時，身心俱疲的唐如宓承受不了過大的刺激與激烈律動，猝死在婚床

上，而唐思露正好被那一道詭異的力量捲進這個叫做南晉的古國，附身在她身上。 

唐思露從原主的片段記憶中得知，身上背負著剋妻之名的雲王陸雲鈞，其實在第

一任王妃過世後就已不打算再娶妻，但皇帝為了平衡朝中政權，以及心疼自家兄

弟身旁沒有一個知冷知熱的女人照顧他，不顧他的意願，一再為他賜婚。 

皇命不可違，雲王迫於無奈迎娶第二任王妃，沒有想到第二任王妃嫁進雲王府不

到半年便過世了，緊接著第三任王妃亦是如此。 



這期間先皇過世，新皇登基，新皇是雲王的姪子，原想著姪子總不敢管到叔叔身

上吧，萬萬沒有想到新皇跟先皇一樣，十分熱衷於為雲王賜婚。 

放眼望去，京城世家中就只剩下唐國公府還有沒婚配的適齡姑娘家，新皇便將腦

筋動到唐國公府上。 

唐思露醒來後在床上躺了三天，直到自己將唐如宓的記憶全部消化後，做出一個

在這時代堪稱膽大妄為的決定—— 

和離。 

 


